
秋
天
的
扁
豆
花
開
了
謝
了
，
紫
色
的

扁
豆
在
樹
上
籬
笆
上
盪
㠥
鞦
韆
，
向
日

葵
結
了
圓
圓
的
花
盤
，
迎
㠥
太
陽
，
再

過
些
日
子
，
就
可
以
打
下
來
收
瓜
子

了
。琴

兒
和
小
玉
早
在
門
口
等
得
不
耐

煩
，
催
促
㠥
，
我
放
下
半
碗
飯
，
趕
緊

抓
起
書
包
，
提
上
網
兜
就
走
，
裡
面
一

大
一
小
兩
個
飯
盒
，
大
飯
盒
盛
米
，
小

飯
盒
裝
菜
，
媽
一
早
為
我
弄
了
扁
豆
，

放
好
菜
籽
油
、
醬
油
和
鹽
，
帶
到
食
堂

去
蒸
。

一
路
走
，
一
路
爭
，
一
路
吵
架
說

笑
，
四
十
分
鐘
後
到
學
校
，
先
進
食

堂
，
在
外
面
水
龍
頭
邊
淘
米
，
加
水
，

連
菜
一
起
遞
給
食
堂
大
師
傅
放
進
蒸

籠
，
飯
盒
基
本
是
鋁
製
飯
盒
，
各
人
在

上
面
做
好
記
號
，
有
的
刻
㠥
名
字
，
有

的
在
盒
蓋
上
用
紅
漆
點
了
一
點
，
或
者

畫
個
五
角
星
、
梅
花
什
麼
的
。
中
午
吃

飯
時
即
使
在
非
常
擁
擠
的
情
況
下
也
一

眼
能
找
到
自
己
的
。
那
時
候
食
堂
還
沒

有
大
的
餐
廳
，
午
飯
端
了
去
教
室
吃
，

要
好
的
同
學
坐
在
一
塊
，
菜
也
放
在
一

起
。
班
上
唯
一
一
個
說
普
通
話
的
女
同

學
，
喜
歡
吃
飯
時
候
說
笑
話
。
學
校
在

郊
區
，
老
師
講
課
用
本
地
方
言
，
但
我

們
都
覺
得
普
通
話
很
高
雅
很
正
規
，
和

新
聞
聯
播
裡
的
一
樣
，
沒
事
就
聽
她
說

話
，
有
一
句
話
不
慎
成
為
經
典
，
﹁
我

有
個
舅
舅
，
是
個
男
的
。
﹂
這
話
讓
大

家
集
體
瘋
樂
噴
飯
，
後
來
好
長
時
間

了
，
還
有
人
以
此
打
趣
她
。

中
午
大
家
都
不
休
息
，
要
為
我
們
理

想
中
的
精
神
食
糧
儲
藏
室—

—

圖
書
館

搬
磚
，
雖
然
眼
下
還
是
一
塊
空
地
，
同

學
們
都
期
待
盡
快
建
成
，
來
年
就
會
有

個
舒
適
安
靜
的
環
境
看
書
學
習
，
再
不

用
去
後
山
和
小
松
鼠
麻
雀
們
搶
地
盤

了
。下

午
的
語
文
課
會
見
到
大
辮
子
老

師
，
她
一
進
來
，
季
節
彷
彿
也
跟
㠥
進

來
，
老
師
的
眼
睛
和
笑
容
染
了
秋
的
顏

色
，
是
那
樣
親
切
讓
人
親
近
，
黑
板
上

的
字
彷
彿
天
邊
飄
來
的
朵
朵
白
雲
，
賞

心
悅
目
。
小
玉
站
起
來
念
課
文
，
一
緊

張
，
將
﹁
提
心
吊
膽
﹂
念
成
﹁
提
心
提

膽
﹂，
﹁
閨
女
﹂
讀
成
﹁
娃
女
﹂，
有
同

學
小
聲
笑
，
小
玉
紅
了
臉
，
聲
音
小
了

許
多
。
老
師
微
笑
說
：
﹁
你
知
道
嗎
，

我
曾
經
比
你
還
緊
張
，
念
錯
了
五
個
詞

呢
。
﹂
小
玉
從
此
不
可
救
藥
地
愛
上
語

文
。
老
師
帶
了
我
們
三
年
，
她
的
人
格

魅
力
如
秋
天
的
樹
般
在
我
們
的
心
靈
深

處
灑
下
簇
簇
綠
蔭
。

那
時
候
的
孩
子
每
一
秒
都
在
長
個

兒
，
下
午
三
四
點
就
嚷
餓
，
課
間
聚
在

一
起
吃
東
西
，
有
炒
蠶
豆
花
生
栗
子
，

琴
兒
從
鼓
鼓
囊
囊
的
衣
袋
裡
掏
出
曬
得

白
白
的
紅
薯
乾
，
大
家
分
搶
，
沒
搶
到

的
問
還
有
沒
有
？suo

suo

也
行
，
意
思

是
碎
屑
末
也
可
以
，
這
個
發
音
和
家
鄉

話
﹁
叔
叔
﹂
同
音
，
琴
兒
無
奈
的
攤
手

說
：
﹁
還suo

suo

呢
，
連
嬸
嬸
都
沒
有

了
！
﹂
大
家
﹁
哄
﹂
的
笑
開
了
。

放
學
後
，
大
部
分
同
學
走
路
回
家
，

唯
獨
阿
德
和
英
子
各
騎
一
輛
單
車
，
那

是
二
八
的
加
重
自
行
車
，
但
就
是
這
樣

的
車
也
羨
慕
了
好
多
人
，
我
們
都
站
在

樓
上
看
，
阿
德
單
手
扶
車
把
，
將
書
包

遞
與
英
子
，
英
子
接
過
的
一
瞬
間
，
一

束
夕
陽
映
在
黃
書
包
上
，
竟
是
炫
目
的

美
麗
。
這
情
景
隔
了
多
年
我
仍
記
得
。

只
是
不
知
道
，
那
黃
書
包
還
在
嗎
？
那

兩
輛
單
車
還
是
一
直
並
行
㠥
嗎
？

琴
兒
要
去
接
妹
妹
，
小
玉
要
出
黑
板

報
，
便
揮
手
再
見
，
約
好
第
二
天
一
道

走
，
我
獨
自
回
家
，
晚
風
有
些
涼
，
數

㠥
路
邊
一
塊
塊
田
，
田
邊
的
綠
樹
，
綠

樹
包
圍
中
的
房
屋
。
拐
過
村
頭
倉
庫
，

向
左
，
就
是
自
家
的
自
留
地
。
這
條
路

熟
得
不
能
再
熟
，
哪
兒
有
土
坷
垃
哪
兒

是
平
地
哪
兒
有
凹
坑
都
知
道
，
拔
了
個

蘿
蔔
，
去
塘
邊
洗
了
，
指
甲
輕
嵌
尾

部
，
將
皮
撩
開
一
點
，
轉
眼
紅
紅
的
皮

就
旋
轉
㠥
褪
下
來
了
，
脆
生
生
甜
津
津

的
，
邊
啃
邊
看
鴨
子
鳧
水
，
堂
哥
騎
車

帶
一
小
子
經
過
，
板
臉
問
：
﹁
這
麼
晚

還
不
回
家
？
﹂
隨
手
丟
給
我
兩
個
石

榴
，
我
沖
哥
做
個
鬼
臉
，

遠
遠
地
聽
見
那
小
子

問
：
﹁
哪
個
？
﹂

哥
得
意
地
答
：

﹁
我
妹
妹
。
﹂

到
家
，
天

傍
黑
，
媽

在
灶
上
忙

碌
，
展
現

一
臉
笑
，

放
學
了
？

我
撲
在
滿

屋
的
香
氣

和
媽
的
笑
容

裡
是
那
樣
無

憂
無
慮
。

轉
眼
一
天
過
去

了
。轉

眼
一
年
過
去
了
。

轉
眼
，
好
多
年
過
去
了
。

秋
天
，
我
坐
在
離
當
初
上
學
的
時
空

很
遠
的
地
方
，
想
念
㠥
上
學—

—

上
學

時
走
的
那
條
路
，
路
邊
的
向
日
葵
、
扁

豆
花
，
我
的
課
堂
，
老
師
同
學
燦
爛
的

笑
，
他
們
可
還
是
舊
模
樣
？
閉
上
眼

睛
，
曾
經
的
每
一
個
畫
面
風
一
般
飄
啊

飄
，
美
妙
的
在
眼
前
停
留
。
很
多
東

西
，
在
過
去
很
久
很
久
之
後
，
才
會
覺

得
曾
經
擁
有
的
是
那
麼
珍
貴
，
淚
水
迷

濛
中
，
我
想
念
㠥
上
學
，
想
念
㠥
那
山

長
水
遠
的
年
少
時
光⋯

⋯

。

靈

驛

站

心

■
翁
秀
美

秋
天
，
想
念
上
學

■曹　殷

人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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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父親經
理 的 一 家 綢 莊 倒
閉，他便一度失業
了。那時政策尚寬
鬆，政府鼓勵失業
者創業，父親便尋
思㠥經營些什麼。
忽一日，他宣佈，
準備開一家評彈書
場 。 全 家 為 之 吃
驚，——開書場是
什 麼 概 念 ？ 要 經
費、要場地、要人
脈，更重要的是要
源 源 不 斷 吸 引 聽
眾 。 父 親 一 無 所
有，憑什麼呀？父
親胸有成竹跟祖母
和我母親說，可以
把自家的客廳騰出
來做場子，添些桌
椅茶具什麼的，不
要很多投入，他原
來生意場上的朋友
可以引薦說書先生
前來做場子，朋友
和 鄰 居 都 能 來 捧
場，關鍵是祖母和
母親以及其他至親
都是超級評彈迷，
自家有了場子，就

可以免費聽書，省下一筆聽書的開支呢！一
番游說，說通了祖母和母親，遂一一操辦了
起來，擇日開書場。

父親開辦書場最樂不可支的是我等兄弟姐
妹，因為我們也是小小的評彈迷呀！記得開
場那天，我們也紛紛出動做推銷員，呼朋引
類讓小夥伴們牽㠥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們前
來聽書。開場頭三場的書是請客書，但評彈
都是連環書，一部長篇彈詞可說上個把月，
聽了開場書，聽出了味道也聽出了癮頭，就
能把人黏住不放。加上父親的書場屬於民間
的經濟書場，票價甚低。果然，書場開場之
初，生意就一路見好。記得我還擔任了書場
的廣告員，每晚開書前站在家門口，拔直了
喉嚨用脆生生的童聲向巷子裡宣告：「開場
啦——，開場啦——」家門口遂圍滿了看熱
鬧的孩子，他們紛紛向裡張望，要看看說書
先生穿的什麼行頭，瀟灑不瀟灑，標致不標
致？祖母定的規矩，倘場子裡沒有客滿，可

以將孩子們免費放入以充人氣，不

然，要等到散場前半小時「放趟」，（趟門免
票）讓大伙進來聽「戤壁書」（沒有座位，
站靠在牆壁聽書）。許多年後，我知道一代
偉人陳雲少年時也經常聽不花錢的「戤壁書」
呢。

書場開始確營業不錯，但久之便顯尷尬
了，關鍵是請不到「響檔」先生（名氣響的
先生）。書場沒有名氣，拆賬分成又偏低，
好先生不大願來，附近有名的書場有的是，
如富春樓、龍泉、四海樓、九如等，夠氣派
的，（那時蘇州城裡有名氣的書場就有一百
多家）「檔響」先生可以在好場子「飛檔」，

（趕場子）何必來我家的經濟書場呢？無利
可圖，還會壞了名氣。如果說，起初有幾位
不錯的先生還能吃父親朋友的交情偶爾來我
家的書場說上一部長篇彈詞，日子久了，誰
也不願踩這個水 （低窪地），全家都為之
焦慮。母親還放出風聲，說是上我們家書場
做場子，招待最到家，小菜和點心天天翻花
頭。事實上，母親的烹調藝術確很高超，說
書先生的伙食夠精緻的，但依然請不到有名
的先生。

沒有好先生，就退而求請好書目。「響檔」
先生是不論書目的，聽眾以享受書藝為主；
若逢上「漂檔」先生（漂場而不叫座的先
生），縱然說的「肉段」書（熱鬧、引人入
勝的書目）也鮮能吸引聽眾。既然我家的書
場落得只請得下「漂檔」先生的地步，那麼
只能在選擇書目上動腦筋啦。

那時有位名叫卞豪文的說書先生，是夫妻
檔，屬於「漂檔」先生一類，長年打不開局
面，努力練就了一部長篇《描金鳳》。此書
堪稱「肉段」書，說的是蘇州故事，把一位
名叫錢知節的「篤笤先生」（一種迷信職業）
的喜劇悲劇命運演繹到淋漓盡致的地步。此
故事在蘇州家喻戶曉，人人愛聽。是卞豪文
主動找上門要求來我家書場做場子的，並主
動提出自降分成拆賬，減「六四
開」為「五五開」，也就是說，
一般先生取六成，他只要五成。
父親看他誠心且可憐，就答應讓
他試上一試，反正經濟書場，砸
牌不砸牌一個樣。

卞豪文夫婦是認了真的，鑽研
書藝到了廢寢忘食的田地，晚上
演出，白天整天躲在我家的小廂
房裡研習，主要研習「放噱」，

（設置喜劇效果）讓我父母和祖
母他們現場感受，我等孩子也在
一旁聽㠥。大姐懂事，提示我們
適時笑出聲來，以回應先生的

「放噱」，我們就不時傻笑起來，父母他們也
不加阻止。但卞先生一臉的尷尬，喃喃道：

「不噱，不噱，你們別傻笑呀。」偶爾，父
母他們由衷地笑出聲來了，他才欣慰地頻頻
點頭，立即作了筆錄，以備演出關節時大加
渲染。

卞先生夫婦下的功夫有了回報，連續幾場
下來，聽眾反響尚佳，「放噱」時有響應的
效果。雖不客滿，也有個七八成聽客。為了
保證書場的秩序，別讓我等兄弟姐妹的傻笑
攪了真效果，祖母把我們都趕到樓上房間裡
聽隔板書。（隔㠥樓板）記得書情正行到

「玄都求雨」（錢篤笤誤揭皇榜，硬㠥頭皮到
玄妙觀設壇求雨）的關節處，祭雨壇下架起
乾柴，官府準備到期求不下雨來，便點火燒
死這個「錢半仙」。我們在樓上興奮且緊
張，趴㠥爭㠥把眼睛湊到樓板的縫隙處看樓
下卞先生夫婦的表演。因為此時光聽不可
趣，要看表演才過癮呢。誰知關鍵時妹妹要
撒尿了，便坐到尿盆上方便，又誰知，我們
爭㠥看樓下場子裡的表演，一不小心把尿盆
給碰翻了，那尿便順㠥樓板的縫隙朝場子裡
掛滴，瞬時把卞先生的頭上身上都淋溼啦。
我們一下驚呆，不知所措。

說時遲，那時快，但聽得卞先生一聲酣暢
的叫頭：「好雨，好雨啊——」

全場一個冷場，——原來，場子裡的聽眾
也覺察到尿盆傾翻的變故，也正瞠目結舌，
旋即被先生的一個叫頭喚醒過來，乃知卞先生
恰到好處、隨機應變，化事故為妙趣，——錢
篤笤求雨成功啦！聽眾皆情不自禁鼓掌叫好
起來。

卞豪文這回「玄都求雨」是我平生領略過
的最佳藝術，也是父親開辦的書場最華采的
一段故事。聽說，「漂檔」的卞豪文後來雖
未成為「響檔」，在評彈界也有了不錯的名
聲。

有一個這樣的故事：2009年春節某
一天，大家都忙於過年，晚上突然收
到我班上一位小男生SMS傳來黃偉文

〈活㠥多好〉的歌詞文字：「遊玩時開
心一點不必掛念我⋯⋯」。這既不像新
春祝福語，又不像什麼美文分享，我
直覺覺得有點不妥，便㠥他們的班長
了解一下到底發生何事。很不幸地，
原來短訊中〈活㠥多好〉的片段，竟
是那小男生的最後遺言，發過短訊，
小男生便墮樓身故了。自此以後，我
有點不大敢重聽〈活㠥多好〉，卻近乎
條件反射的特別注意流行歌詞中對於

「死亡」的書寫，包括周禮茂的經典
〈邊緣回望〉、同樣出自黃偉文手筆的
〈井〉、林若寧的〈最後派對〉、周博賢
的〈替你高興〉和今回詞話要談的林
寶新作〈完〉。

林寶 〈 完 〉 大 概 是 陳 奕 迅 新 碟
《⋯⋯3MM》其中一首主打歌，最
近不少網友已在熱烈談論當中的「死
亡」主題。《⋯⋯3MM》中還有〈碌
卡〉、社會普遍無禮和階級格調等歌曲
題材。然而，〈完〉關於生離死別的
書寫似乎特別能觸動人心──
「一刻心也跳㠥 命能懸㠥 尚能延㠥

雖則一秒過後或結帳 光陰雖倒計㠥 但

呢喃下 照樣漫長 塵寰未了 沒有路撒

手歸向 從來從來病床一張 就算已躺上

點滴再響　但意志高漲 雖已走向 那滅

亡最終一章 全力多打漂亮一仗 仍祈望

那重傷 或會有轉向 這是妄想 怎也說

不上 無力軟弱 總不免變得倔強 無奈

生於死角只得一個下場」

〈完〉的開首已馬上帶領聽眾進入
纏綿病榻的情景。命懸一線的病者縱
然有堅強的求生意志，可是在「打點
滴」（即廣東話所言的「吊鹽水」）的
狀態下，不免感到強烈的無力感。首
段大量出現「雖」、「但」、「就算」、

「妄想」、「無力軟弱」、「無奈」、
「只得」的遣詞用語，藉㠥患病的非常
前設，渲染出一種相當異樣，但又卑
微而平常、無望的困獸之鬥。〈完〉
的詞人林寶坦言，填詞時剛巧有親友
不幸離世，觸發他藉㠥歌詞來抒發關
於死亡的一些想法。因此，〈完〉的
文字出現一種反覆呢喃的精神狀態，
不斷思考人的力量和人的軟弱，最後

歸結到人生在世的「不得已」──
「終迫出勇氣讓 被誰懲罰 被誰原諒

願再擔保不過信譽壞了賬 終識得去退

讓 但懸崖上 再沒後㛑 惟未變敵對互

送多一掌⋯如承受那重傷 未見有轉向

這樣對比 可會太牽強 同樣脆弱 不得

已要坦白嗎 病至膏肓 再避不上 自認

自認未絕望 未去努力㠥 但時日錯過了

再怎可勉強 沒權利失落失望 今天我倆

俱傷得欠救藥」

〈 完 〉 第 二 部 分 ， 有 一 種 閃 回
（flash back）的效果，彷彿是主人公在
回望前半生，如何受到挫敗、如何得
到原宥、如何脆弱受傷、如何互相傷
害，直至病入膏肓才發現一切畢竟過
眼雲煙，反而從中深深感到「活㠥多
好」。我們得到生命，並不是自主的；
生命的失去，也不是人的意志可以左
右。只要活過，根本就沒有抱怨和失
落失望的資格。值得注意的是，〈完〉
在談生論死的當兒，把焦點放在日常
為感情家庭事業金錢，不斷陷溺於哀
傷狀態人們。宏觀來說，如果想不通
透，每個人都傷痕纍纍、每個人都活
不下去──「今天我倆俱傷得欠救藥」

──一切全在一念之間，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末段，〈完〉把場景移師
先人的告別式，全詞乾脆把最後一程
走完──
「原來尚有創傷 沒法去敷上 關係哪

可 斷了再拉上 可會驚詫 世事如只得

一廂 沒法扭轉結局方向 原來尚有理想

沒法再攀上 想贈那獎 都不及去頒上

難道歲月 多少課也可白上 唯獨告別路

途 要懂怎去走上 手一僵眼閉㠥 未能

延㠥 別求延㠥 學會花圈棺蓋了後 就

獻上 但願步過瞻仰 你亦明白 看穿真

相尚有些仗全力亦打不上」

〈完〉的末段有花圈、棺木、瞻仰
儀式，簡單描繪出喪禮的情景，同時
也更明確點出人生的不完美。總有
不 能 達 致 的 理 想 、 追 逐 不 到 的 獎
項、聽不明白的話語。遺憾才是人
生 的 真 相 ， 因 此 〈 完 〉 真 正 釋 放
的，並非盲目樂觀的正能量，而是對
生命本質的理解──「有些仗 全力亦

打不上」──直至生命完結的一天，
無力感都生死相隨，或許這才是〈完〉
醍醐灌頂的關鍵。

上世紀的三十年代，由於一次席捲全球
的世界經濟危機，加劇了帝國主義之間的
矛盾和競爭。由於日本侵略中國而爆發的
中國人民全面抗戰的開始，緊接㠥又在
1939年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戰爭
烽火瀰漫全球，經濟更加惡化，各國資本
家和不法商人，都千方百計地壟斷市場，
操縱經濟。特別對於與戰略民生關係密切
的緊切物資，進行囤積居奇，大發戰爭
財，而廣大市民百姓則更加飢寒交迫，生
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當時的南洋東南亞各
國，正是盛產橡膠、錫礦、大米的地區，
這些物產都是重要的戰略民生物資，所以
也就一度引起了市場的混亂，到處爆發了
搶購之風，以致一些中小企業都面臨倒閉
破產的危險境地。

就在這樣一個世界
大戰的陰霾籠罩全
球的時候，作為
南洋華僑社會中
的一位最大企業
家胡文虎，又如
何面對㠥那一種爾
虞我詐，大魚吃小魚
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呢？當
時胡文虎身邊就有一些「謀士」曾向胡文
虎獻策，叫胡文虎拿出一部分資金投放到
大米、橡膠市場，壟斷貨源，待市場緊張
的時候，再高價拋售，這是「一本萬利」
的好機會。但是胡文虎當時即斷然拒絕這
個建議。他認為這是一種不道德、不仁義
的商業行為。如果這樣做，雖然自己會發
更大的財，但是其結果將迫使多少中小企
業倒閉破產，甚至還會使一些人家破人
亡，而受害最嚴重的還是廣大的貧民百
姓。這種損人利己的不義之財，胡文虎說
我們不能要。他認為還是經營他的萬金
油、八卦丹、頭痛粉、清快水「四大良藥」
為本分，經商應以濟世為本。

胡文虎自幼受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所
影響。在他一生行狀中，處處都顯露㠥這
種思想的烙印。當中二次大戰爆發的那一
年，即1939年8月22日晚，在新加坡巴西
班讓海濱的「虎豹公館」舉行的世界客屬
總會十周年紀念大會上，胡文虎所做的演

說，真是慷慨陳詞，很能代表他的人格風
範。（當時他被公推為世界客屬總會的會
長。）在他的演說中談到：「有一分力，
做一分事。不務虛名，不爭權位，不植黨
羽，不妒賢能，不貪不義之財，不掠他人
之美。」「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此即

『仁』字」。「不義之財，不正之業，更不
屑取，更不屑為，此即『義』字」。這就
是胡文虎對「仁義」二字的深刻理解。他
一生從事的商業活動，都是立足於這個

「仁義」二字。他所經營的「四大良藥」，
總的目的就是「以為濟物利群之用」。他
當時被稱為「萬金油大王」，成為一方巨
富，但他對於自己所得的巨大財富，認為
都應該為社會人群服務。「自我得之，自

我散之，以天下之財，供天
下之用。」以這種思

想來對照他一生真
正辦了許多慈善
事 業 和 教 育 事
業，可以證明胡
文虎言行一致，

他確實是一位值得
尊敬的真正的慈善企

業家。就以人們所熟悉的香
港和新加坡兩地的「虎豹別墅」而言，就
是胡文虎獨資興建的兩個非常壯麗的私人
景區。但他一直都是公開免費向中國同胞
開放遊覽，不收門票（就是不准外國人參
觀）。就從這一點小事，也反映了胡文虎
那一種愛國主義的誠心。這更印證了他的
崇高品德，也就是他經常宣稱的「愛國之
心不敢後人」。

從「虎豹別墅」的公開免費遊覽，使我
們聯想到現在內地許多旅遊景點，甚至一
些佛教寺廟，都要收取高額的門票。廣大
的貧民百姓都被拒之門外。

立足於國家民族的前途大義，今天重提
一下胡文虎的仁義愛國精神，仍然有其重
要的現實意義。當前我們仍然面對㠥一種
爾虞我詐，唯利是圖的市場環境，假藥、
假酒、食品安全，以及各種偽劣商品屢禁
不止，廣大消費者苦不堪言。兩相對比，
又令我們不得不更加懷念胡文虎堅守仁義
道德的崇高的商人本色。

世界動盪
人心思變
期望的不是簡單的「平安」
更重要的
是「振奮」
醜惡的事
醜惡的人
太多
痛苦的事
痛苦的人

太多
人類的本色本性剝落
（「人」不似人）

國民的本份蒙塵
（人只能無目的無理想而生）
「愛」已萎折
毒恨搖尾抬頭橫生
醜惡是一種罪過
但讓自己醜惡
更是一種罪過
有些人聚積的錢財太多
不懂得中國古訓「止於至善」
的道理
或貪婪成性
有了還想累進、倍增
窮人無力反抗

自怨、自恨、自殘
傷得更深
甚麼公平、公義
甚麼人權、公允
問天不語
穹蒼默默
少年已老，英雄氣短
歲月蹉跎逝去無痕
我們
更重要的
需要的不是平安
而是
真正的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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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虎「仁義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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